
32 1992年 3 月第19期

樂旬與艾旬

難蟄存
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

〈詩總} ，蟬說都是可以入樂歌唱的。 mO吟的句法紹構總大多數安全四曾為

旬，四句為暈。〈鄭嵐〉與〈玉盟主}沒有臨別。所謂f餐車聲淫J戒指癱厲的歌曲與蒸發的歌

曲事基股不同，然問歌詩卻是一式的。

j斃魏樂詩歌詞，用主、四、至五言參援句法。但兩個作者朋寫的兩首〈飲罵長城窟〉

或〈燕獸行} ，句法結纜豈宜不一致。可知先從歌辭文本贅，如果不寫繞曲調鳴，故無法

知道這兩當歌辭是配合冉一餾掛調歌唱的。

代詩人作{涼丹、I~恥、 (it1HÑ帶戒〈祐校搞) ，都是七雷緝句。曲調聲股各不梅

同，站歌詞的一律。

以上情祝說攬了躍唐以蜓，樂府歌曲的聲贊與數辭還沒發雷坊的關係。

中唐時，劉揖錯作〈春去也〉詩，在萌 f依憶江觀藍藍指為句J 0 攝躍蟬{乍〈菩薩蠻} , 

也依本曲的聲控為句。他此，數辭典曲調自哲學牽挂才統一起漿。單幸言歌辭文本，不用

曲議各，就可以知道是哪一個曲搗的歌詞，造就是詣的起轍。

1是晚唐、五代藝IJ北束，詩謂的曲抬議審在演變，默認的句法也在跟著纜。如〈臨

在他}、《塘、棄戰?等，有許多不同鈴聲腔，因需瓏有了許今不闊的歌詞句法。

我們把諧調的晶抬離為一個「樂句山把歌詞的一句稱為「文句J 0 聽聽，樂句典文

旬之間，雖然大多數是一致的， {度也可以有少許參義。蘇東機建議赤壁的〈念蚊轎〉就

是一儲備子。

故蟲西邊人道是，三關閉a~赤纜。

小喬拐蹺，了雄發英發 0

多情應笑，裁軍生重表聲。

還是鼓樂句讀訣。

故蠱路邊;人道是，三聞周郎赤囂。

小喬都嫁了，雄姿英發 0

多情應笑我， .É學生華漿。

這是依文句讀法。



專題討論

在姜白石的詞中，我也發現一處同樣的情況。白石〈解連璟〉詞上丹有句云:

為大喬能撥春風，小喬妙移箏雁。

啼秋水，柳怯雲鬆，

更何必，十分梳洗。

從陳柱尊、胡雲翼、夏承黨到許多宋詞欣賞辭典，都作:

為大喬能撥春風，小喬妙移箏，

雁啼秋水，柳怯雲鬆，

更何必，十分梳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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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承黨還鄭重地註云: I移箏是。 j這些錯誤都是為萬樹〈詞律〉所誤。萬氏斤斤於詞的

句格、平仄。他無從依據大農府頒定的曲譜，祇能從許多同調的唐、宋、元人詞中歸

納出一個多數一致的格式，就定作某調的正體。其他用不同的句式或平仄的，就作為

「又一體J '這是「自敢欺人J 0 萬樹如果見到敦煌卷于本曲于詞，恐怕他還要增加許多

「又一體」。

我們今天讀詞，是把它們作為特定時代的一種丈學形式來欣賞的。把詞選入教

材，是為語文教學服務的。詞的音樂條件，已經可以不必重視。「故壘西邊人道是J ' 
「了雄姿英發J ' I小喬妙移箏J都是不通的旬于，作者會認可你這樣讀嗎?

因此，我以為，遇到樂句典文句參差的詞，應依文旬讀。

關於詞的平仄問題，我無暇在此多說。不過我覺得，北宋詞以中原音韻為基髓，

似乎是人同此音，所以北宋詞人沒有提出四聲平仄問題。。到了南宋'詞人多用吳越方

音，於是音韻標準亂了，才有人注意到四聲平仄運用在詞中的規格。但這種規樁，只

能約束不懂音律的詞人，而不能約束才大氣豪的詞人，如蘇東坡是「曲于中縛不住

者J ;如姜白石，是深解律呂，善自製曲者。

作曲者、填詞者、唱詞者，都可以發揮各自的創造性，互相截長補狸。蘇詞中的

「浪淘盡、干古風流人物J 0 黃塵堅的寫本作「耳聾沈J 0 I盡j與「沈J '平仄不同，何丈

匯先生以為東坡原作應當是「混聲沈j 。這是說東坡沒有突破規律，此處仍用平聲字。

我以為「浪淘盡、干古風流人物J是一氣呵成的句于， I淇聲沈j三字接不上以下六字旬

的概念。〈容齋隨筆〉記錄了當時歌女唱的是「浪淘盡J '可知此處用平或仄聲字都可以

唱，然則又何必一定要在平仄之間判別是非呢?

我在電視獎屏上聽歌星唱歌，同時看字幕上的歌詞，常常覺得歌者咬字不準，把

平聲字唱作仄聲，或把仄聲字唱成平聲。其實，這是我的主觀，站在文本的立場上挑

剔歌者。反過來，也許歌者也正在怪作者用錯了平仄，使歌者不得不改變。

詞的四聲平仄，與曲于及歌者的關係'也正是如此。




